
论象思维对当代艺术创作的美学启示 

象思维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精华，深深影响了几千年来

中国的艺术创作过程，其模糊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直观性等特点

造就了中国古代艺术重“意”、超脱的品性。然而随着西方美学和哲

学思想的入侵，我国传统美学和哲学思想与当代艺术创作发生了断裂，

象思维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变得生疏。本文论述了象思

维的渊源和其对艺术创作审美过程的影响，并试图以象思维的视角来

重新审视当代艺术的创作过程，最后基于象思维对当代艺术创作提出

了建议。 

从跨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人类审美心理的发生期和孕育期正是

象思维兴盛的时期。在人类审美心理的发展过程中，象思维的影响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周易》的取象思维到玄学的“言”“象”“意”

哲学思辨都对中国式审美和艺术创作提供了“言已尽而意无穷”“大

象无形”以及“超越时空”的美学指引。对“象思维”进行研究，揭

示“象思维”的合理意义，确立其在思维活动与发展中的固有地位，

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象思维的渊源 

“象”字，本义为动物象。如《说文》释“象”：“南越大兽，

长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尾之形。”1后来指眼见之形象，如天、

                                                   
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9 页。 



地、人以及万物之象。《系辞》就有“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象”字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又引申为“意想”中的象。韩非子曾 

而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这就是说，人们没

有见到活象时，依象骨之形而推想活象的样子，“象”就是指“意想”

中的象。后来，“象”又发展成为象征的意思。“象”字意义的演化，

也正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古代象思维的发展过程。 

象思维的发生和发展从本源上就孕育着早期的美学萌芽，对中国

古典美学思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而中国人审

美心理自发生期就开始表现出在感知阶段的留住、对经验的重视、用

物象进行思维等特点，这与象思维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易象思维最早是以玄学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视野内，占卜过程对早期

审美思维的产生和意境美学境界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在卜卦与

结果之间存在着感知、想象、情感激发（例如恐惧）、理解这一审美

过程，如“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中不仅饱含对事物的悉心观

察和深刻分析，还有对“苞桑”走势的强烈感情寄托，同时又要通过

想象和理解把“苞桑”与其代表的含义联系起来，早期的审美心理便

在易经卜卦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和成熟。 

老耽和庄周的哲学思想为象思维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老子》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意思是道不可言说、不可名状，只是在杳渺恍惚之

中，呈现为“象”。人们可以通过“象”，用心去捕捉“道”，但言

                                                   
2 参见梁儒、户晓辉、宫承波《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说出来的，却不一定足以表现此“道”。如此看来，《老子》的“象”

与《周易》的“象”有着相通之处，但又有一定的发展。老子关于“象”

的理论，还涉及到了人们在精神领域思维、情感活动的可能。到了庄

子，“意”“象”之外又延伸了“言”，“言”是为了表“象”而书。

《庄子·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

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认为，“言”作为表

现“意”的物质载体符号，它是可以表达“意”的，这是取象思维的

曲折表现。但如果拘泥于“言”，认为“意”即在此，反而不能“得

意”，故必须“忘言”而后方能“得意”。由此看来，更深远的“意”

需要加入联想和猜测来完成，因此不能仅限于眼前之“言”。这一时

期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屈原的《楚辞》则深得此意，“言”在此而意

在彼，以“香草”“美人”为“象”，来表达自己更为深远的“意”

和“志”。3 

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

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

所以存意，得意。”4王弼这里非常严密地论述了“言、象、意”的关

系。在探求意的时候，不必拘泥于象；在追寻象的时候，也不必困同

于言。这段极其重要的论述，是玄学认识论的纲领，也是玄学的美学

和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与出发点，许多审美观念正是由此而生发出来

的。从《周易》的取象思维到玄学的“言”“象”“意”哲学思辨，

                                                   
3参见《老子•庄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4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一脉相承，即都要求通过一定的“象”来表达更

深层次的“意”。同时，对“意”之内涵的扩大和追求，成为后世诸

如“象外之象，韵外之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意境审美理念

的滥觞，从此，中国传统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在追求一种“言

已尽而意无穷”式的审美境界。 

二、象思维影响下艺术创作的审美过程 

象思维影响下艺术创作的审美过程，如图所示： 

 

 

 

 象思维影响下艺术创作审美 

 （一）感知 

象思维的第一个层面便是观物取象，即人类面对世间万事万物时

产生的敏锐捕捉，不仅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还包括味觉

（意味、品味）等。在早期的象思维发展过程中，《周易》巫术占筮

的心理模式是“万物有灵”观，深信天地万象都是相通的，人只是宇

宙系统中的一员，人类在其中不是掌控和改变宇宙的主体，而是与宇



宙溶为一体的元素。 

由易象思维主导的巫术占筮总是以象为出发点，激发早期人类极

大地运用自身感知，去捕捉“象”之神态、风韵、走势，去体悟“象”

之色泽、气质，从而通过所见、所闻、所嗅、所品来预测占卜之人未

来的吉凶祸福。这一朴素的感知行为就为人类的审美思维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具有“准审美”的性质。 

对于“感知”的强调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奠定了很好的思维基础，

无论是诗词歌赋、山水画还是古典舞蹈都饱含了从天地万物中“感知”

而来的灵感。“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咏物传统由来已久，《诗经》中已

有片段描写，屈原《橘颂》更被认为是一篇完整的咏物作品。”5所谓

的咏物诗即以客观世界中的具体事物，如日月风云，梅兰竹菊、燕雁

鹤凤、琴瑟筝钟等为描写对象的一种诗体。可见咏物诗的盛行与“感

知”这一审美元素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对天地万物的悉心关注和忘我

体味，是无法写出《橘颂》这般的名篇的。 

唐代诗人游历于名山大川，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世界万物的神奇

和伟大，同时把外界万物同自身的经历联系起来。他们对于外界的“感

知”成为艺术创作审美过程的开端，使得“观物取象”思维为唐诗的

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想象 

象思维的第二层境界便是“立象尽意”，在此过程中“想象”是

                                                   
5郑园：《东坡咏物词的开创之功及其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必不可少的。易经占卜过程必须要经历想象的过程，把占卜对象的形

态、风致、走势等与所占卜之事相联系，达到某种神秘的易象关联，

从而解释占卜过程。 

“想象”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以唐诗为例，诗人

借物言志、借物抒情都需要有丰富的想象，把所见之物与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情感紧密结合，才能写出意味深长的好诗，达到表达思想、针

砭时事的作用。如刘羽的诗： 

 

芳草垂杨荫碧流，雪花公子立芳洲。 

一生清义无人识，独向斜阳叹白头。 

  

从艺术创作审美的角度来讲，诗人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把白鹭的孤独、寂寞、追求清高与自己不被世俗所侵蚀的高尚品行联

系在一起，体现了自己的清高和落寞。想象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者在无意中发现白鹭这一“意象”，通过想象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

感，从而为艺术创作审美带来了思想的源泉。 

 （三）情感激发 

易经的占卜过程是蕴含了深厚感情的，在人们期待占卜结果的时

候总是充满了惶恐、压抑、急切的心情，当占卜结果公布时又伴随着

喜悦或哀伤。因此，早期朴素的易象占卜就牵引着人们的情感，这为

审美心理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情感基础。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情感是增强作品生命力、感染力至关重要的因

素。中国画强调意境，重视写意，特别是中国山水画清新柔和、淡雅

纯净，具有浓郁的抒情性，饱含了画家的情感。它的抒情性，来源于

中国山水画家对自然的亲近感受，也就是作画是为了写意，也便是“尽

意”。这种对“意”的强调，反映了绘画观念上的变化，就是山水画

艺术的表现重点，已经从客观对象方面转向主观意趣方面。山水画是

由画中的景物所构成的景象体现的，一幅好的山水画的景物必须是典

型景物的有机和谐组合。景物的选取不仅要考虑到景物与景物的统一

协调，还应特别注重选取与自己心灵相通，以最能展现自己心意的景

物来进行创作，以最能体现作者感情的景物来进行发挥，这样的作品

才能有生命力、感染力。与其说山水画是描绘自然山川，不如说是描

绘画家自己的心灵世界以及深厚情感。因此，虽然说山水画是以客观

物为对象的，但却又是最为主观的绘画，这便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一

个显著特点。6 

山水画家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开篇第一章《一画章》就提

出：“夫画者，从予心者也。”即绘画不能只停留于对客观物象的具

体人微的如实刻画上，而是要在此之外、之上有所寄托，有画者的主

观情思之表达。具体来说，便是“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

“一画之法，乃自我立”，“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

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取之耳”，“取形用势，写生揣意，

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7此“心”，

                                                   
6 马麟春：《试论〈周易〉象思维对石涛山水画的影响》，《周易研究》2009 年第 2 期。 
7 参见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载潘运告主编《清人论画》，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年版。 



也便就是画家自身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也就是《周易》中的“意”。

画家应在洞察世间万物浮华之后，摒弃尘浊，净化内心，从现实中取

景而能与心灵合而为一。 

 （四）意象的物化表达 

象思维的第三个境界是“得意忘象”，也是象思维的最高境界。

所谓“得意忘象”是指通过“观象”而得到“意”之后就可以不用执

着于原来的象，不拘泥于原来的象。实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的境界。 

例如，易经的卜筮过程结束时，只要穷尽了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不

用在乎卦象，只要感受到了深奥玄妙的暗示就可以不必拘泥于言辞。

这种易象思维对于艺术创作的审美过程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人习惯先看遍山水之后再下笔，而不

是向西方画家那样现场临摹，这种成竹在胸的创作气概在中国的绘画

历史上是极为常见的。对于意象的物化表达是把积蓄在作者内心无数

的意象、无限的情绪、无尽的联想融合在一体，作者身临其中享受天

地万物带给他的灵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把这些意象、

情绪和联想变成艺术符号，即物化为他人可感知的画、诗、乐等形式，

完成艺术创作过程。 

早在魏晋时期，我国绘画就已从“物趣审美”步人“意趣审美”，

画得像与不像，已经不再是评价绘画的唯一标准，而更看重的是表现

事物的内在意蕴，追求审美的意境，成为新的审美取向。在王弼之后



的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绘画主张，

认为绘画的目的在于写物之形、传物之神，贵在传神，而不在写形。

在此基础上，唐宋时期，重神轻形的文人画兴起。欧阳修《题盘车图》

诗曰：“古人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

见诗如见画。”欧阳修此诗指出读画不能拘泥于形似，而应当重神轻

形，得意忘象。宋代黄伯思更直接说道：“昔人深于画者，得意忘象。”

8这样，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发展，中国画坛逐步形成

了“贵神轻形”的画风。由此可以看出象思维中“得意忘象”的境界

对于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三、象思维对当代艺术创作的美学启示 

 （一）用“心”观察，观物取“象” 

当代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要善于感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即不断增长自身的艺术审美经验，使各种“象”在创作者大脑中有充

分的储蓄和加工，从而在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得心应手、如鱼得水。

当前我国很多艺术创作者缺少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心灵，艺术审美经

验缺失，无法使自身的灵魂与万事万物真正的沟通相连，因而很多作

品缺乏生命力、感染力。 

张晶教授曾经指出：“感兴”就是“感子物而兴”，指创作主体

在客观环境的偶然触发下，在心灵中诞育了艺术境界的心理状态与审

美创造方式。感兴是以主体与客体的瞬间融化也即‘心物交融’作为

                                                   
8

 引自《东观余论·跋滕子济所藏唐人出游图》。 



前提，以偶然性、随机性为其基本特征的。9这种“感兴”与象思维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样体现了用心感知、心物交融对于艺术创作的

重要性。两者同时强调在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混为一体，同时在

认识过程中不仅不排除情感和非理性的作用，而且情感对思维还有重

要的制约。 

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对“象”的观察和体悟是尤为重要的。第五

代导演的作品之所以取得较高的成就很大原因就在于其把自身对“象”

的感悟转化成了种种意境，让自己的灵魂与影片相连，用生命谱写宇

宙万物的“美”。在拍摄《黄土地》时，摄影师张艺谋说：“我要表

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我要表现人之劳作，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民

族自强不息的精神。”10土地的黄色成为表现性的重点因素，柔和的

外景光线使黄土地呈现温暖的色彩，显示出黄土地那浓浓的情意。影

片中影像表意大于情节表意，情节被淡化，故事被间离，而构图、光

影、色彩等电影元素的作用被极大地强化了，以刻意追求的具有象征

意味和表现意味的影像，赋予影片超越故事本身的丰富而深刻的审美

意蕴。 

如果没有导演陈凯歌和摄影张艺谋对于“黄土地”这一意象深厚

的情感和用心的观察，影片无法使情与景融合的如此和谐，无法通过

象征和夸张来表达陕北千沟万壑的历史感、沉厚感和干燥感。 

当代的艺术创作者也应当继承象思维带给我们的美学财富和哲

                                                   
9 参见张晶《美学的延展•审美感兴论》，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90 页。 
10杨远婴、潘桦、张青：《90 年代的“第五代”》，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学财富，充分发挥意象冲击带给自己的灵感，在创作过程中注入自己

的灵魂。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音乐创作，“象”思维所带来的模糊

性、无序性、随机性、偶然性的思考方式都应当被创作者深深体悟。 

（二）感知“道”和“气”，达到“忘我”境界 

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说：“中国哲学就是‘生

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

‘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11。

宗白华先生这一论断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象思维的审美方式，即“道”

贯穿于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歌舞创作、绘画、书法还是影视

作品的创作，作者都必须感知天地万物的“道”和“气”，忘却种种

杂念甚至要忘却创作者自身，达到“胸中廓无一物”，这样才能真正

的领悟艺术的美感所在，才能“湛怀息机”，实现艺术创作的超越。 

以舞蹈为例，当舞者在翩翩起舞时，必须忘却一切，实现自身的

“忘我”境界，让自己的灵魂与“道”和“气”连接，做一个用生命

跳舞的舞者，这才是舞蹈的至高境界。随着“忘我”意识的逐渐强化，

一种本能的发乎自然的力量，借助“忘我”而变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巨

大力量爆发出来，个人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进入到一种

自由本能，随心所欲，一任自然的境界。 

要想进到一种自由的，本能的创作境界，必须“忘我”。“忘我”

是高层次的生命体现，当进入到“忘我”的自由创作境界的同时，还

                                                   
11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载《宗白华全集（2）》，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必须具备更高层次的“坐忘”境界。庄子的“所谓“坐忘”，就是要

求人们从生理欲望中摆脱出来，从各种是非观念，利害关系的计较和

思虑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内心的虚静。只有具备了独立的人格和人

文，进入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去吸取营养，进入更高境界的“坐

忘”，才能体现艺术的内在意蕴和基本精神，达到“心手双忘”自由

创作境界，也才可能使我们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具备生命体现的最高境

界。 

（三）比类赋兴，善于想象和“神思” 

近年来，中国的绘画教育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关注于对学生的

技能培训，却忽视了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发挥，中国古典美学的“比

类取象”“得意忘象”被西方绘画思想所取代。想象力的缺失对于中

国未来的艺术创作将成为致命的硬伤。 

在艺术创作中，想象因其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神奇特点而具有

重要作用。一方面，想象可以填补生活经验链条中的缺环；另一方面，

想象可以突破现实生活中不能逾越的时空界限而自由翱翔。刘勰《文

心雕龙·神思》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即是对想象在艺术中作用的高度赞美。12正是由于想象的存在，才能

使创作者的思维自由驰骋，不局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可以纵横驰骋

的夸张、类比、虚构等，从而创作出承载无限可能的艺术作品。 

在几千年前易经占卜过程中人们把猪、地母、彩陶三者联系在一

                                                   
12 曾繁仁：《文艺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起，因为猪和地母都具有旺盛多产的特点，而彩陶的鲜艳色泽和“大

腹”形象也与之类同，这一类比体现出中国古代人类很强的想象能力；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也以超强的想象力为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想象力的产生都与象思维的影响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 

艺术构思是十分微妙而难以尽述的，它超越时空，任意舒卷，千

年之远，万里之遥，瞬间来到心头，“意境”就孕育在这想象与“神

思”之中。想象和神思正是象思维的两个不同境界。想象强调由“象”

而来的加工和夸张，还是离不开本象这一材料，即庄子所说的“有所

依”，在象思维中可对应第二个境界即“立象尽意”。而神思则超越

了象的材料，不是对材料的加工，而是达到心灵的彻底神游，无遮无

碍的“思接千载，神通万里”。 

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也要重视想象，善于“神思”，要达到“心

往而形忘，心游而物化。神游于物，而使物有神。”13在绘画创作中，

要善于借物言情、借物明志，要善于把宇宙万象中性质类似的事物联

系在一起，实现对时空的超越；同时要达到神思的境界，即创作者的

心灵达到充分的自由，无所依仗，无所束缚，心灵在艺术的海洋中自

由驰骋，达到“出入六合，神游九州”的忘我之境，体味“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的超越之感。王维之画《袁安卧雪图》中雪中芭蕉、冬令

夏时会一图的景象便充分体现出神思带给绘画的美感，其中蕴含着

“象外之境”的美好意境。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也要善于联想和神思，

                                                   
13 “心往而形忘，心游而物化。神游于物，而使物有神。”引自夏昭炎《意境概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社 2003 年版。 



用象征来表达作者的情思，用潜文本来体现作者的灵魂，这比直白的

表现手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例如电影《盗梦空间》超强的想象

力就我国电影创作者带来了很好的启发。 

（四）拥有整体的视野、动态的宇宙观 

与概念思维方式相比，“象思维”的优越性表现在：其一，具有

与对象直接关联的直观（觉）的生动性；其二，它在表象中能够显示

对象在动态中的整体性；其三，它借助联想力，具有从一点把握整体

的全息性。相反，概念思维虽然能够把握对象内在本质的抽象性，并

且能够借助概念体系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做出明确规定和表述，但这一

切都以扬弃“象思维”的直观性、具有动态的整体性和全息性为前提。

14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整体性、意会性、模糊性以及长于直觉判断、淡

化审美过程中的理解和思考等特点，都是由这种“象思维”决定的。 

在艺术创作中要有整体的视野和动态的宇宙观，才能使艺术作品

通灵万物，呈现出飞舞生动的美学意蕴。例如在电影创作中必须关注

构图时对人、景的合理布局，在此过程中整体的视野是必不可少的。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空间永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框框，也不是一种真实

的描述性环境，而是一种特殊的戏剧容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中的好像永远走不完的楼梯体现出创作者对于整体宇宙的认识和动

态宇宙观的审慎思考。在舞蹈编导时也要有整体的宇宙观和动态的宇

宙观，把舞者的韵律、姿态融合在天地万物间，达到虚实相生的美感，

                                                   
14 王树人、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上卷），作家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3 页。 



传达主体的不尽之意。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许多美学、哲学思想都应当被当代艺术

创作者思考和借鉴。象思维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精华，深深

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的艺术创作过程，其模糊性、随机性、不确定性、

直观性等特点造就了中国古代艺术重“意”、超脱的品性。然而随着

西方美学和哲学思想的入侵，我国传统美学和哲学思想与当代艺术创

作发生了断裂，象思维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变得生疏，

对于我国的艺术创作是很大的损失。 

象思维“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三个境界应当对

当代艺术创作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对“象思维”进行研究，揭示“象

思维”的合理意义，确立其在思维活动与发展中的固有地位，不仅是

必要的，而且具有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如何在创作中应实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是当代艺术创作

者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当代艺术创作者不仅要善于感知，体悟“道”

和“气”以达到忘我，还应当具有想象和神思的能力，并在创作中把

握整体视野和动态的宇宙观，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加

具有原创精神，才会更加具有活力、生命力和感染力。 

 


